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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汤显祖笔下的杜丽娘是个性意识、情感意识的自我觉醒者.肯定人的欲望、人的情感存在的合理性正是其形象的独特性与价值意义之所在.本文旨在通过对《牡丹亭》文本的深入分析，重新审视杜丽娘这一人物形象深刻的社会内涵，文化心理。这一形象的出现昭示了作者超越于时代的对于社会现状的思考。透过这一形象，我们可以看到特定的社会环境所孕育的人物个性，及其具有超越时代的意义和永久的文学魅力。

[关键词]： 汤显祖；《牡丹亭》；杜丽娘；至情

爱情是中国古代文学平凡而重大的一个主题。纵观中国古代文学史，从《诗经》的首篇《周南·关睢》到陆游的《钗头凤》，从关汉卿的《救风尘》到洪昇的《长生殿》，从冯梦龙的“三言”到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莫不如此。无怪乎有人断言：“只要有人类存在，爱情就是永恒的文学主题。”尽管这些作品都描写了爱情，但风格不一，内容有别，汤显祖的《牡丹亭》是其中的杰作之一。
一

《牡丹亭》是中国戏曲史上一部杰出的爱情悲喜剧，是《西厢记》后的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剧本通过杜丽娘因情而死，由情而生的浪漫主义情节，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礼教的残酷，批判了程朱理学“去人欲，存天理”的虚伪与反动，反映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萌芽时期青年男女对自由爱情的渴望和个性解放的强烈要求，并歌颂了他们为实现自己的理想所作的不屈的斗争。

杜丽娘是封建社会里青年叛逆者的形象，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光辉的妇女形象之一。杜丽娘性格的核心是她的执著的爱和热烈的追求，她爱自然，爱美，爱生活。她追求自由，追求爱情，追求个性解放。她的这种个性是在特定的环境中形成的，又必然同她所处的环境发生尖锐的冲突。杜丽娘生于名门，长于深闺，四堵高墙把她与现实完全隔离。她比崔莺莺更为不幸，莺莺还能在普教寺遇上张生，而她除了父亲与老师外，见不到任何男性。父母一新按照封建礼教的规范，把她培养成为标准的封建淑女，甚至午睡一回也被视为大逆不道。这种令人窒息的环境，引起了她的苦闷与不满。“闺 ”一出是这种苦闷与不满的表现，又是她青春觉醒的开端。《诗经》中古老的恋歌，本是父母长用来“将人禁煞”的枷锁，却成了杜丽娘青春觉醒的媒介。再加上大自然春色的诱发，终于在她内心里燃起了爱情的火焰。在花园里，杜丽娘第一次发现大自然无比美丽。明媚的春花，进一步刺激了要求个性解放和追求幸福爱情的强烈情绪，使她深深感到“年已及笄不得早成婚配，诚为虚度青春。光阴如过隙耳，可惜妾身颜如花，岂料命如一叶乎！”但是，她的这种追求在相识中无法得到，于是她在梦中接受了柳梦梅的爱情。梦境的描写是对冷酷显示的严厉批判，是杜丽娘内心世界的揭示，也是作家理想的表现。“惊梦”之后，杜丽娘性格进一步发展了，她要求把梦境变为现实，“寻梦”就是她对现实的反抗，同命运的抗争。“这般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这正是杜丽娘形象的光彩照人的地方。杜丽娘不是死于恶势力的直接摧残，而是死于对爱情的渴望，死于环境对她的窒息，这就在更深的层次上对现实社会提出了控诉。
二
杜丽娘是文中的主人公，汤显祖细致而逼真地描绘出杜丽娘思想性格的发生、发展、变化的整个过程，她的为情而生而死而再生，不仅反映了封建社会对爱情的摧残和压制，更反映出一个人的追求自由的本质和个体意识的觉醒是封建专制所不能制止的，从“训妇”到“闹殇”是描写杜丽娘在封建制度残酷的现实中追求身心解放的悲剧：

杜丽娘花容月貌，锦锈心肠，但可惜的是她是长在封建统制程朱理学猖獗时代的名门贵族，自幼就养在闺房之中，并且家人管束得也很严格。即使她有二十八岁了，也不能自己作主，被封建的铁枷锁牢牢锁禁，杜丽娘的父亲是一个顽固不化的封建官僚，在他眼里女儿的本分是做女红、织纫、读点诗文，因此杜丽娘在做女红之余打个瞌睡都会招来一顿责骂，甚至连母亲也有失教之责。有衣服上绣上一对花、一对鸟，母亲都觉得这样不好，在父亲官衙生活了三年，既然不知道衙门后面有个后花园，听说女儿去了一趟后花园，那更为严重，把杜丽娘的丫环狠狠的责备了一通，觉得她们更应该在闺房中做刺绣、练琴、看书，但她内心深处蕴藏着一股热爱自然、热爱生活、热爱青春的潜流，在春香第一次看见了真正的春天，也第一次发现自己的生命是和春天一样的美丽。所以他一登场，并发出了“娇莺软语，眼见春光如许”①的内心感触的独白。这说出了她对春光的真实感受，但这话在她所处的环境下是同封建道家的“灭人欲，存天理”的理学教条相对立的。短短的一句话就揭示出杜丽娘的思想与封建礼教的矛盾。虽然有着封建礼教的禁锢和压抑，杜丽娘的青春尚处于朦胧状态，但在她郁闷的心灵中已经蕴藏着理想的种子。
     杜丽娘父母深知,要把女儿塑造成贤妻良母,只有女工针织的手上功夫显然是不够的,必须教女儿诗书,以后嫁人能知书识礼，谈吐相称更好的相夫子教.为了把女儿培养成“知书知礼,父母兴辉”②符合封建道德标准.杜丽娘的父母请来了自幼习儒考百了头发还只是一个秀才,除了几句诗经什么也不会的迂腐的老儒陈最良来教杜吏娘学习.可陈最良知道的东西不多,只知道《关雎》是宣扬“后妃之德”，“宜室宜家”，“有风有化”的诗经，但万万没有想到的事，那些诗篇有着魔力，能透发儿女潜藏的意识和情感。聪敏颖慧的杜丽娘使父母和老石都事与愿违，没有按照老师和父母的思想看问题，而是按照自己的思路，从封建正宗视为宣扬“后妃之德”的《关雎》中得到了启发，发出了“关了的雎鸠，尚有洲渚之兴，何以人而不如鸟乎” ③的内心感叹．古老的恋歌，反而萌动了潜伏在内心深处的爱情欲望，心里所想所感都不知如何表达，使她更加感到深闺寂寞和青春虚度．但丫鬟春香告诉她，后花园景色很美丽，是个很好玩的地方，她抵抗不住自我意识的怂动，不顾家人的责骂，义无返顾的到后花园玩耍．园里芬芳吐艳的白花，翩翩双飞的莺燕，使这位长期待在闺房中的少女，眼花缭乱，从未见过的鸟语花香的新世界，引逗得她那追求天然，向往幸福的愿望更加具体，强烈．她的心扉终于经不住自然风光的冲击，遏止不住对爱情幸福的渴望终于爆发了：“原来姹紫嫣红开遍，倾这般都付与断井颓桓，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朝飞暮卷，云霞翠杆，雨丝风片，烟波画船－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贱！④ 
“惊梦”以后,杜丽娘茶不思,饭不想,寝不安,心里仍然眷恋于那”满幽香不可言”的春梦中,天真地想把它追寻回来,然而梦幻中的东西是无法追回的“这般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⑦这是杜丽娘“寻梦”时心灵发出的痛苦呻吟也是人性要求自由解放的呼声。如果说“惊梦”是杜丽娘潜意识本能要求产生的结果，那么“寻梦”则是由于这种要求的不能实现而导致了她的死亡；如果说“惊梦”是杜丽娘心灵无意识的需要，那么“寻梦”表现了杜丽娘心理上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追求过程，寻梦不成之后，理想与现实，“身”的被束缚和“心”的自由追求的矛盾达到了顶峰，而这个矛盾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杜丽娘最后还是落了一个郁闷而终。在残酷的现实中，杜丽娘对身的解放的追求以悲剧而告终了，但她的斗争并未结束，她的死，只是为了她继续追求人性解放而被迫开辟的另一条道路，也就是说杜丽娘从此以后的斗争和胜利都是在梦幻的境界中进行和实现的。
三
杜丽娘的肉体虽然死，但生命仍然存在，她的可贵之处是那种不懈追求的精神，她对“情”的追求都超越了生与死的界限,“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⑧这表现了杜丽娘的至情，也表现了作者的理想，她在现实中无法找到，在梦中找到而又失去的意中人，终于被她在幽冥中找到了。在一个没有封建制度的境界中作为一个幽灵，她毫无顾忌地和柳梦梅幽媾欢会。她所追求的已经得到，她的欲望也得了初步的满足，郁积在她潜意识深层的苦闷也籍此发泄出来了。这说明，杜、柳的私自结合，只有在超脱现实的冥界，在作者虚构出来的梦幻中才能成为事实。 汤显祖笔下的鬼魂，是完全美化和理想化了的。虽然是作为鬼的形象在描写，然而实际上却是作者理想中“情之至”者的影子。丽娘的游魂也曾表白过：“是人非人心不别，是幻非幻如何说？虽则似空里拈花，却不是水中捞月。”⑨她生前多情，死后仍然是一个“生生死死为情多”⑩的鬼魂，她在生想梦、寻梦，死后还是“泉下长眠梦不成，一生余得许多情”11念念不忘她的梦。但这时她的“梦”已不是盲目的了，因为她的“情”已经有了具体的对象，因而也逐渐被社会化、伦理化了。 “幽媾”以后，杜丽娘的追求已不仅仅是情欲的满足了，伴随而来的是与柳梦梅的两情相契“作夫妻，“生同室，死同穴”12这正是两心相印的爱情誓言！在此之前，作者着重描写的杜丽娘对欲望的追求而在此之后，这种描写不再出现，主要表现的是杜丽娘爱情的坚定和忠贞。生理性的欲望满足之后，人必然要求精神上的充实，爱情以欲望为基础，但欲望决不能代替爱情，它必须升华到爱情的境界，这样的爱情才值得人们去追求和赞美。这里，杜丽娘完成了人的生理——心理需要的欲望追求到爱情的升华，是继“身”的死亡的悲剧之后而出现的追求“心”的解放的颂歌！ 这时，虽然作为“鬼”杜丽娘已初步取得了“心”解放的胜利，但她作为“人”时对“身”的解放的追求却是以悲剧而告终的，因此，当她“为钟情一点，幽契重生”13，重新回到现实后，要获得“心”的彻底解放必须要通过“身”的解放来实现，才能达到“身”与“心”的统一，才不致重演抑郁而亡的悲剧。 死而复生，这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的，它是作者处于现实的束缚中，不愿把自己崇高的自由感情和生活理想，屈服于封建礼教之下，才从想象中创造出具体这种超越生死的力量的爱和体现这种爱的杜丽娘的形象，并从这一形象透露了死是封建制度使之然，打破了封建制度便可以生的思想倾向。换句话说，作者“使死人复生是为了赞美新的斗争，而不是勉强摹仿旧的斗争。” 我们知道，人是完全存在于一种双重服从的制度中的：一方面，人受到生物规律、自然规律的影响；另一方面，人又必须服从决定着他的文化发展的社会制度的客观规律。 也就是说，真正的爱情反映的应当是人的社会，而不是他们的自然属性。因此，杜丽娘做“鬼”时虽得自由，一旦“回生”，置身于丑恶的人间，便仍不能摆脱封建礼教的桎梏了。 丽娘回生后，梦梅急欲与之完婚，她却突然板起面孔，说要“必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因为自己“比前不同”了：“前夕鬼也，今夕人也，鬼可虚情，人须实礼。”14这个转折，乍看似出入意料，但细从社会心理角度分析，却是合情合理，符合丽娘性格发展的逻辑的。在幽冥中，她之所以能大胆追求欲望的满足，因为她不是人而是鬼，鬼在行动上和心灵中是不受现实道德辖制的，可以自由地按自我的意愿行事。而一旦回到现实，各种社会意识和伦理道德因素就会马上把人的心灵包围起来，要实现理想的爱情，获得身心解放的胜利，必然会与当时的社会现实发生冲突。因为她是一个自幼受到封建正统思想的教育和熏陶的千金小姐，不可能一下子完全甩掉沉重的封建意识的包袱，仍然希望自己的婚姻能够得到家庭和社会的认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她暂时压抑了自己心灵世界中“欲”和“情”这两个低层次的冲动，自觉接受社会性理知的规范，向社会性情感的高层次升华。因此，她拒绝了柳生的要求，坚持“人须实礼”，并拼命催促柳生上京赶考，求取功名，以期通过这些手段，完美地实现情欲的目标，从而获得自我实现。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封建礼教对于人的思想影响是何等的根深蒂固，也可以看到作者作为封建统治阶级阵营中的知识分子，是不可能彻底冲破封建伦理道德的焚笼的。这样的描写，不仅体现了爱情的社会性，也反映了作者思想特质中渺小的一面，通过丽娘的妥协，作者把她的“情”社会化、伦理化，并在这个基础上，再经过顽强而坚决的斗争，她的婚姻才终于获得了封建最高统治者的认可，从而，“情”与“理”的矛盾得到了统一，杜丽娘也在作者的幻想中获得了身心解放的融合，取得了爱情的胜利。 这样的杜丽娘，实非任何侯门千金所能企及，她有着情真意切，一往而深的心灵；她有着一灵所至，咬住不放的性格；她有着生可以死，死可以生的精神。她憎恶封建礼教对人性的扼杀，而敢于以自然情欲向封建传统道德挑战。知其当为而不能为的痛苦和知其不能为而为之的勇气，构成了杜丽娘性格的独特色彩。 正是在这种独特性格的支配下，她九死一生，终于取得了爱情的胜利，唱出了那个时代贵族妇女的悲歌，也谱写了一曲追求理想、自由、幸福、解放的颂歌。但她又不同于崔莺莺和林黛玉：莺莺作为一个已许配人的相国小姐，竟敢冒身败名裂之险与自己心爱的“白衣秀士”私订终身，把考取状元斥为“蜗角虚名，蝇头微利”；黛玉从小就不劝宝玉去“立身扬名”，从来不说那些“仕途经济”的“混帐话”；而杜丽娘则要“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一心向往“得傍”“蟾宫折桂之夫”。可见，杜丽娘形象的意义并不在于反对门当合对、鄙薄功名富贵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婚姻制度，而主要在于从肯定“人欲”的合理性和歌颂“人欲”战胜一切来反对“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从而曲折地发泄了对极端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秩序的不满和反抗。 杜丽娘的胜利，是以作者梦幻的形式来实现的，这是历史环境和作者思想特质使然。作者写“梦”实际就是写生活，只有深刻了解生活，才能善于写“梦”；唯其善于“梦”才能显露出生活的深广。
因此，《牡丹亭》这出“戏”，就远非单纯地在叙述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而成了“极丰富的生活由纯粹的精神作用升华过的一个象征世界”了。 结语 杜丽娘的形象，是作者对于“情”的具有哲学意味的理解的具体体现，也是作者伟大和渺小相结合的思想特质的具体体现。 她因情而梦，因梦而亡，情之所至，死而复生。这样的情节，若只以常理来推断，是虚幻而不实的，但是以“情”的逻辑来分析，却又是完全可以成立的。杜丽娘是一个“情之至”者，而她的这种“情”却深受封建社会的“法”和“理”的压制，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理”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因而汤氏说“理之所必无”、“情之所必有”、这体现了汤氏思想特质伟大的一面。但他所描绘的“情”与“理”的对立却不可能反映出封建社会阶级斗争的本质，作者没有也不可能把它理解为整个阶级斗争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在他看来，“情”与“理”的对立有时是尖锐不可调和的，有时则是可以调和的，当“情不悖理”、“理不伤情”时，作者非但不背弃“理”反而要借助它来保护“情”的合理存在。这种模糊不定的情理观，深刻地表明作者对整个封建制度存在着幻想，导致了他开始时尖锐提出的社会问题，最终又不能不借助于梦幻才得到解决。整部《牡丹亭》，就是他以“情”格“理”，最终又将“情”“理”调和的一场大“梦”。 前面已经说过，他的情梦观是导源于禅宗思想的，这便不可避免地使他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存在很大局限，不可能把“情”的阶级属性揭示出来，找不到“真情”实现的正确途径，而只能用宿命论的观点来加以解释。他把杜柳的梦中幽欢看成是“景上缘，想内成，因中见”15，这是佛家的说法，“景上缘，想内成”是比喻因缘短暂，是不真实的梦幻，而“因中见”，是指一切事物都是由因缘造合而成的；把杜丽娘的“真情”看作“不是前生断，今生怎得连”的姻缘之分是‘婚姻薄’上前生就定下的。”16并把杜丽娘对“真情”的追求放在梦中溟漠中，放在花神和判官的保护下去实现。而且杜丽娘重回现实世界，最终又不得不依靠皇帝来解决“情”与“理”的矛盾，整部作品流露出“梦短梦长俱是梦，年来年去是何年”17的悲哀情绪。这不仅暴露了作者思想特质中渺小的一面，而更重要的，则是体现了作者唯有“梦境”才能寻求出路的苦心孤诣。 作者站在比较开明的封建士大夫的立场上，体验到封建理学是人性发展的障碍，要求冲破禁锢，却又不能从根本上否定封建礼教和封建制度，结果不得不向佛经寻找寄托，利用神权来调和这个矛盾，因为神权有时候是可以超过君权和亲权的。汤显祖慨叹自己的“四梦”，“人知其乐，不知其悲”也正是这个道理。  
以柔弱之姿逼使我们看见艺术与生命的矛盾和统一。张继青以素手向我们证实汤显祖的不朽，杜丽娘的真实，昆剧独特的美感不曾消亡。也向我们正视，江山代有才人，把梦想传承。它以人欲的思考为切入口，批判宋明理学为代表的封建礼教对人类正常情欲的压抑，从而肯定和歌颂了人欲，代表了在几千年封建礼教束缚下的性爱文明意识的觉醒。《牡丹亭》以其歌颂人欲和反对礼教上的深度、力度和高度，标示着晚明社会个性解放思潮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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